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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凌晨4时
上百名打工人聚在这个小院找工作

本报记者蹲点实探

马路市场
升级“零工驿站”
变化有哪些

风雨无阻 等待出工

这里，被用工者称为“零工早
市”。工友刘师傅回忆，早几年找工的
人都聚集在陈春公路和陈春路路口，
后来因为人多妨碍交通，存在安全隐
患，2024年松江建起新桥镇零工驿站，
大家便固定来此处找工了。作为上海
最大的零工早市，它不仅吸纳新桥镇
的务工者，还吸引了周边松江九亭、闵
行马桥等地的农民工。
每天凌晨4时不到，大家便陆陆续

续来到驿站。夏季天亮得早，二三时
就有人来等工了。记者现场采访发
现，来这里找活的人平均年龄在60岁
上下，以男性为主，女性不足三分之
一。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安徽、
河南、四川、江西人较多。张师傅20年
前从安徽来沪，他告诉记者，来招工的
老板也有不少安徽人，他们在家乡介
绍松江零工市场，推荐老乡到这来“碰
碰运气”。在零工早市招工，主要是做
绿化和建筑，包括挖土、搬运、清洁、修
剪等工作。其中男性以挖土、搬运为
主，女性主要从事清洁、修剪。张师傅
向记者展示他的打工“装备”：一把铁
锹+一个装着水壶的挎包，就是全部。
务工人员中有不少人年轻时在建

筑工地挥汗如雨，如今年岁渐长，体力
不如年轻人，被工厂和工地拒之门
外。张师傅今年70岁了，来零工早市
之前，他一直在建筑工地做搬运工。
缺少学历和技术，这种体力活是他们
为数不多的选择。时间灵活、工资日
结、年龄门槛低——这是数以百计的
务工者在零工早市“蹲活儿”的理由。
还有的人出来打工，是为了减轻

子女负担。老李在上海30多年，妻子
孩子都在上海，做律师的儿子也已成
家立业，但他闲不住，想为孩子减轻负
担，所以来这儿找点零活干。张师傅
三个子女有两个读了大学，都工作了，
两个大的在上海，小的在北京。本可

颐养天年，可他仍然选择来找点散活
做，他说自己没有退休金，“想趁着现
在还能干多挣点钱，等老了不用向孩
子伸手要钱”。
零工早市运行自有一套“江湖规

则”。一种是“老主顾”模式，包工头前
一天用电话、微信联系相熟的工人，约
定价格时间，集中在驿站集合。次日，
指定的工友准时前来等候，车来即
走。另一种是“现场谈价”的碰运气模
式。工友聚集在马路两边，等招工者
报价。上了面包车，意味着一天的生
计有了着落。有务工者告诉记者，他
最远去过金山，“再过去点都要出上海
了”。零工早市的招工大多车接车送，
路程远点、活多点的要到晚上9时才能
回到驿站。
在现场报价中，150元到300元的工

作居多。价钱是大家考虑的首要因
素。当天在现场有一幕是这样的：听到
招工吆喝后，一下子围上去七八个人，
可一听只有150元一天，他们都摆手：
“太少了，我不干，这得要180元才行。”

五六月是零工市场的旺季，九月
之后工作机会随温度降低而变少。不
过，不少工友仍然风雨无阻每天来这
里等待出工机会。随着年关将近，大
多数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工作机会也
越来越少。问及最近的出工情况，秀
丽大姐叹了口气：“这一周能出工两天
就算不错的了。”记者观察到，当天有
超过四成的务工者“空手而归”，其中
以女性居多。旁边的丽娟大姐告诉记
者：“我们能干的修剪绿化，男的也能
干，但是力气活只有他们能干了。”现
场找工的成功机会不多，所以她只能
通过和相熟的老板联系来提高出工次
数。“你不来就赚不到钱”，安徽人马钢
8年前开始打零工，他说像他们这样的
打工者很少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
“与其休息，不如多出工赚钱，一年中
真正的休息或许就是过年了”。
“现在钱没之前容易挣了。”据马

钢回忆，早年零工市场工资相对较
高，一天能给到300元至500元，一些
要求技术的工作甚至会给到800元至
900元。但这两年普遍只有150到200
元的价格，300元的都少见了。“人多
了，活少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这
样的感受。

要不到钱 该怎么办

在零工早市，自己与“老板”对接，
往往意味着不小的风险。不少工友和
记者分享他们如何与“老板”工头打交
道的经历。
来自河南周口的安俊山今年60岁

了，听说早市里来了记者，他马上过来
插话：“我想问问，老板一直拖着不给
钱要怎么办？”记者发现，多位工友也
都遇到过拖欠工资的情况。对此，他
们往往要凭借和“老板”打交道的经
验，来避免自己陷入纠纷。
从他们的话语里，记者得知，当日

结钱的活少有拖欠问题，但在工时较
长、按次结账的工作中，拿不到钱是不
少农民工遇到的难题。安俊山说，去
年他接了个在院墙里贴瓷砖的活，一
共干了4天，工资960元，但至今没有要
到。他联系接他们去干活的工头，工
头推说是大老板不给钱。这样的说法
安俊山听过太多，心中一直有问号，
“我怀疑大老板给了工资，被工头私吞
了，但这我也证明不了”。为了追回这
笔钱，安俊山打了二三十次电话催促，
现在工头连电话也不接了。
权益保障的缺失在发生意外事

故时格外残酷，安俊山清楚地记得，
去年6月12日，他在帮人扶梯子时，被
不慎跌落的工友砸中左脚导致骨
折。在闵行中心医院，工友支付了安
俊山2000元的医药费，可后续三次复
诊都是他自掏腰包。事故发生后，安
俊山多次联系招工的老板索要赔偿，
但老板一拖再拖。安俊山不是没想
过找律师，但咨询后得知律师要抽成

30%，不得不放弃。“左腿自那以后就
使不上力，现在只能干点修剪的轻
活。”安俊山说。
在记者采访中，同样的事情并不

少见。松江新桥镇零工驿站建立后，
这个“零工早市”的老大难问题，正逐
渐得到规范和解决。
零工驿站负责人顾文永告诉记

者，为帮助工友们解决工资拖欠的难
题，驿站要求前来招工的“老板”或带
班工头登记基本信息，包括姓名、联系
电话、车辆信息等。“我们虽然不能强
制要求给钱，但是能帮他们解决些问
题。如果工人来找我们，说跟着哪个
老板、什么时候干的活没拿到钱，我们
至少能根据登记的信息，帮忙联系上
对方。”驿站值班人员接到工友诉求
后，会打电话给对应的老板，询问劝
说。“大部分时候，就是帮他们双方调
解，活都干了也要把钱结了。有的确
实是上家款没结，手头紧。我们出面
打个电话，至少表明这事有人关注。”
此外，驿站民警也定期组织就业政策
宣讲，围绕劳动合同、工伤保障、工资
支付等务工者关心的问题开展普法宣
传，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零工驿站 爱心助业

长期以来，自发形成的零工早市
面临占道聚集、车辆乱停、劳资纠纷等
问题，不仅影响周边交通与环境秩序，
也因缺乏规范管理导致务工者权益难
以保障。
新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主任李丽告诉记者，为系统化解这一
治理难题，新桥镇政府协调多个部
门，共同建设“零工驿站”，将以往松
散无序的劳务聚集点纳入规范管理
的服务体系。2024年7月，新桥镇政
府在陈春公路818号设立零工驿站，
提供劳务中介、信息咨询等，并为务
工者提供公共卫生间、休息室、免费
热水、平价早餐等设施和服务。现

在，零工驿站内的临时停车点可以容
纳四五十辆面包车，区域划分明确，工
友们能快速找到目标车辆，大大提升
了效率，也避免了车辆阻塞交通的问
题，现场有民警和安保维护秩序，社会
治理成效初显。
在零工驿站，记者看到，招工的车

辆按照区域停放，不少车窗前放着“绿
化养护”“水电维修”等类别的标识牌，
用工信息更加透明。零工驿站大门前
的LED屏幕上滚动着各式的招聘信息
——“面包大龄工厂包吃住”“口罩厂
招女工多劳多得”……不过李丽也坦
承，这里的零工早市已经自成生态，工
友们对劳务中介的需求并不高，大部
分人更希望与工头老板直接对接找工
作。然而，帮助劳动者的努力，一刻也
没有停止。
为进一步推动零工就业，驿站也

在探索数字化管理方式，通过建立“爱
心助业”微信群等线上渠道，部分实现
“企业发布—驿站对接—人员匹配”的
快速响应机制。工作人员通过日常的
登记和沟通，逐步梳理出苗木、泥瓦、
油漆等主要零工工种，并联系对接了
十余家相对稳定的用工单位，努力提
升人岗匹配的效率和稳定性。
去年3月，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发布《聚焦提升企业和劳动者感
受持续优化人社领域营商环境行动方
案》，其中明确推进零工市场规范化和
标准化建设，继续打造各具特色的区
域性、行业性零工市场，为企业灵活用
工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零工驿站的设
立与规范化尝试，为流动的劳务交易
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支点。变化已然开
始，对于等在零工早市的务工者而言，
一个更有保障的劳动环境的营造，正
从这片清晨的驿站开始。
问及春节后的打算，马钢告诉记

者：“我刚换了租的房子，过好年还要
来呢！”春节的脚步将近，他们开始盘
算回家的日子，也期盼着来年会更好。

观
察

凌晨时分 百人早市

1月14日，凌晨3时50分，空旷的街道
上只有簌簌的风声。第一个来到零工驿
站的老张，打破了这片寂静。他穿着灰
旧的皮夹克，扛着一把木柄磨得发亮的
铁锹，上面挂着装有水壶毛巾的帆布
袋。他把铁锹往地上一杵，说：“我是从
莘庄过来的，做一天，休一天。最近相熟
的老板没活给我干，只好早点来这儿，看
看有没有活……”

不久，在驿站值班的民警打开门口
的围栏，方便前来招工的面包车进出。
驿站内的早餐店也蒸好了第一笼包子，
等待着务工者的到来。

4时30分，安静的街道喧闹起来，务
工人员从四面八方的巷道涌入，聚集在
驿站门口。他们有的骑电动车和共享单
车，更多的是步行，背着挎包，拿着铁锹，
工具就是他们的名片。很快，路边便三
五成群，聚成一个个以乡音为界的小圈
子。他们互相递烟，大声开着玩笑，话题
离不开昨天的工价、哪个活儿累、最近赚
了多少钱。空气里混杂着复杂的气味，
香烟的呛、泥土的腥、面食的香……

乍暖还寒，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最高
温度有20℃，但凌晨的地气依旧冰凉，寒意
像细针，穿透棉袄的缝隙，扎在双手和脖
颈上。路边求工的大姐紧了紧棉袄，戴着
厚厚的耳罩，用不同花色的围巾蒙住嘴巴。
“你来了？”“还是老一套？”驿站早餐

店老板熟稔地和大家打招呼，手脚麻利
地打包好包子蒸饺，递上热气腾腾的粥
和豆浆。早餐店设置了简易的就餐桌
椅，但大家还是习惯端着早饭在门外吃，
生怕错过前来招工的车辆。

5时，天色由墨黑转为深蓝，驿站门
口形成了百人规模的“早市”。在急促的
喇叭声中，一辆银白色的面包车挤开人
群驶入驿站。停好车，招工的老板向着
人群喊道：“挖土走不走？”呼啦一下，还
在聊天的人们围了上去。“多少钱？”“在
哪干？”“包不包午饭？”……一连串问题
如同连珠炮。和老板讨价还价一番后，
愿意出工的人跟着他将工具塞进车里，
一起钻进了车厢。仅仅15分钟，面包车
毫不耽搁地上了路。随后，不时有面包
车、小货车来到这里，流程都一样：停车、
喊话、议价、挑人、离开。每一次车辆入
场都引起一阵骚动，每一次载人离开都
让剩下的人群稀疏几分。

天色泛亮时，已有十几辆面包车满
载而去，街边等待的人少了一多半，剩下
的人蹲在马路边，手机上播放着喧闹的
短视频。也有人觉得今天找不到工作，
扛着铁锹回家了。到了8时，驿站门口最
后几个身影消失。上班的白领、上学的
孩子、买菜的居民穿梭而过，街道开启了
寻常的一天。他们并不知道，过去4小
时，这里有一场关于劳动和生计的交易
刚刚落幕。这是一个平行于城市作息之
外的零工早市，务工者们在等待它明天
再次开张。

本报记者 曹博文

实习生 胡非凡 唐茹粤

凌晨4时，城市

尚在沉睡，上海松

江区新桥镇华兴二

村小区对面的马路

却已苏醒。自发形

成的零工早市上，

上百名打工人攥着

铁锹、背着帆布袋，

在微光中等待工作

机会；一个个包工

头停下小车，穿梭

在人群之中，用各

省乡音吆喝着招揽

人手。这个零工早

市已形成十多年，

逐渐发展到如今的

规模。

2024年，为了

疏导人流，推动社

会治理，同时也为

工友们提供方便，

新桥镇在此建起

“零工驿站”——青

瓦白墙的小院里，

工友们吃上了热乎

的早饭，招工车辆

也有了专属停车

位。当延续多年的

“马路市场”搬进

新家，这个承载着

众多打工人生计

的早市，正悄然发

生着变化……

■ 凌晨4时
许，新桥镇

零工驿站灯

火通明，人

声鼎沸

1 2 3 4

5 6

1零工驿站引入早餐店方便大

家就餐

2正在驿站吃早餐的工友

3在零工驿站门口等候的工

友，不少人都带着自己的工具

4前来驿站找工的工友平均年

龄在60岁上下

5凌晨5时左右，驿站门前的

空地上已聚集了上百人

6被选中的工友准备乘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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